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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阅读教学历史悠久，研究古今阅读教学的渊源，可以加深对阅读教学的认识。不论是古代的阅读教学还是现代的阅读教学，都能反映出阅读教学内在的规律。本文从考察阅读教学的含义出发，简要分析了古今阅读教学的内容和目的，归纳了古代经典阅读教育和现代阅读教育的五个特点，最后总结了古代经典阅读教学对当今阅读教学的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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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自古以来的语文教育历史不难发现，20世纪是一个分水岭。20世纪初期语文独立设科以来，阅读教育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无论是教学的方法还是教学的内容，现代的阅读教学都与古代的阅读教学有着显著的差异。可以将阅读教育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部分。
古代并没有阅读教学的说法，阅读教学这个名称来源于西方。古人教经书，一般重视“讲”和“读”，清代的颜元在《存学编》中将“讲读”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提到“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工于习行者八九”。民国初期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中，仍然保留了“讲读”这一说法。二十年代后，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学界开始使用“阅读教学”这一概念。梁启超在《教授法》中认为国文课应“令学生阅读”。夏丏尊和叶圣陶合编的《国文八百课》中也把阅读作为国文科的教学目的。在20世纪60年代的教学大纲中，为了强调教师“讲课文”，阅读教学曾被改为“讲读教学”，不过在80年代又改回了原来的“阅读教学”，并沿用到现在。
《教育大辞典》中，阅读教学指主要通过阅读范文来提高理解语言的能力，提高阅读能力，吸收思想营养和写作营养。[footnoteRef:1]无论是古代的“讲读”还是现代的“阅读教学”，其含义都是相近的。阅读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水平，还能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陶冶学生爱美的情趣，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环节。 [1: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Z]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一、古今阅读教学的内容和目的
我国古代的经典阅读教学的内容主要是“经典”书籍，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代表，同时以一些蒙学读物为辅，如被称为“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五经成为了历代学子必读的经典，是古代阅读教学的核心内容。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篇和《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加上“五经”成为了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古代教育到后期大多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标，四书五经自然成为了阅读教学最主要的内容。除四书五经之外，还有一些诸子书和历史书，如唐彪《读书作文谱》中提到，“从古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典制志记中有不可不阅之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强调了读诸子书、史书的重要性。另外，还有一些文学选集也要读，如《昭明文选》、《唐宋八大家文抄》、《古文观止》等。古人的阅读教学除了“明道”之外，也有历史文化、文学写作技巧等方面的教学内容。
经典阅读教学承担着传授人文知识、进行伦理教育和陶冶性情培养人格等目的。古人认为“文以载道”，“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读书是为了“得道”，以达到古人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阅读是为了“明道”，学生通过阅读学习并获得古代先贤的观念和智慧，提高自身修养、增加自身的见识，最终成为君子。可以说，在古代的阅读教学中，阅读本身并不是阅读教学的目的，而培养当时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分子，才是阅读教学的终极目标。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原本封闭的阅读教学体系迅速变得开放起来，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过去的经典和有限的一些蒙学读物，增加了其他的内容。如1936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规定教材选文可有中外名人传记、名著译本节选、诗歌、小说、名人游记、歌剧和话剧等，内容非常丰富。《国文八百课》是该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课本，选文也体现了上述的种类多的特点。古今中外都囊括了进去，如古代的《项脊轩志》、《杨修之死》；现代的鲁迅、巴金、胡适等人的作品；连莫泊桑的《项链》、木田独步的《疲劳》等外国作品都被选进了教材，作为阅读教学的材料。课文的类型也多种多样，诗词、小说、相比古代的阅读教学，现代阅读教学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四书五经，而是多种多样，为阅读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现代阅读教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所提到的“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另一方面是培养学生的兴趣、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和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前者主要是由阅读教学承担的，后者则是所有课程内容的共同目的。
二、经典阅读教学和现代阅读教学的特点
我国的阅读起始于甲骨文的殷商时期，历史悠久，先秦时期的学而时习、由博返约、知人论世等理论博大精深，秦汉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阅读理论的发展时期，出现了陶渊明的会意读书法、诸葛亮的观其大略读书法等。隋唐两宋时期，阅读理论趋于成熟，出现了朱熹读书法和《朱子语类》等。元明清时期出现了较多的论述阅读理论的专著，如元代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清代唐彪的《读书作文谱》等。古人们的读书方法、读书经验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现代的阅读教学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人的成果，并进行了改进，使之更适合现代社会的需求。虽然古今阅读教学有诸多差异，但现代的阅读教学还是无法斩断与古代的联系。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即合理”，无论是现代的阅读教学还是古代的阅读教学，都体现出了汉语阅读教学的本质规律，因此在某些方面，古今阅读教学有一些相似的特点。
1、阅读教学的步骤
《中庸》将学习的过程分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习的第一步是博学，就是广泛的猎取，培养好奇心。如果失去了好奇心，那么学习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第二步是审问，学习要进行怀疑，追问自己不懂的地方。第三步是慎思，就是进行仔细思考和分析；第四步是明辨，即辨明真假优劣；最后一步是从理论到实践，运用自己所学的内容。这一学习过程运用在阅读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广泛涉猎培养兴趣；第二阶段思考文章的谋篇布局以及遣词造句等，形成自己的认识；第三部将自己的认识运用到实践中，例如将阅读的收获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
现代阅读教学有很多种教学步骤。以20世纪90年代的“八步教读法”、“五环节教学法”、“整体阅读教学模式”、“循文——明象——悟道”四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阅读教学过程理论[footnoteRef:2]为例，我们不难发现这四个阅读教学理论虽然具体的表述不同，但其大致步骤是相似的，都是首先通过朗读或提问来整体感知文意，然后具体分析文章，产生自己的思考，最后通过总结归纳或写作等方式，将自己的认识运用于实践中。新课标中也提到了“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在阅读的第一步上，新课标和《中庸》的观点相似，都认为首先应当让学生扩大阅读的面，以培养阅读的兴趣。 [2:  韩雪屏. 中国当代阅读理论与阅读教学[M].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虽然具体的步骤和实现手段不同，但古今阅读教学基本都体现有一些从理论到实践的特点，阅读教学的直接目的都是指向实践的。而实践往往通过写作或总结归纳等方式来进行。
2、精读与略读
古人注重读书的精与略。朱熹和唐彪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朱熹认为，读《论语》和读《孟子》应当有区别，《论语》微言大义适合精读，《孟子》大段文章只需背熟，并不需要逐字逐句细细体会。唐彪对阅读教学中“博”和“约”、“缓”与“急”的看法非常深刻。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精读与略读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学者读文，不可专趋一体，必清浓虚实，长短平奇并取”，也就是读书的面要广，内容要多；但他同时也指出，读贵约，而阅宜博。精读需全面而略读需广博。同时，在阅读的计划上“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考之书”，要将书分等级进行阅读。
现代阅读教学同样也将精度和略读置于比较重要的位置。1932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在阅读板块中，无论是教学时间分配、教材大纲还是实施方法概要，均通过“精读”与“略读”两方面来安排。要求“令学生按个别的兴趣与能力，选读书籍，除定期刊物外，每学期至少二种”。[footnoteRef:3]上世纪中后期的教材有很多也是按照精读和略读来分别组织安排课文的。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进行试教的语文教材，将初中课文分为讲读课文和自读课文，自读课文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己阅读。高中课文也分为诵读、复读、浏览课文或研读、参读课文。[footnoteRef:4]王荣生提出的选文分类理论将教材中的文章分为“定篇、例文、样本、用件”四种类型，认为不同类型的课文承担不同的功能。这种分类方法是比较新的有关教材选文分类的研究。虽然称呼不同，但将文章用精读和略读加以区分，是古代以来的传统，也是古今阅读教学相通的部分。 [3:  课程教材研究所. 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4:  张传宗. 中国阅读教学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3、启发诱导
韩愈的《师说》提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代表了古代对教师作用的看法。自古以来，教学就有启发诱导的传统。如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孟子也提到“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学记》也对启发式教学非常重视，“君子之教，喻也”，教学要留有空白，给学生自己思考的余地。朱熹也十分重视启发诱导，认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须教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认为启发诱导的关键是“质疑”。王阳明则认为，启发诱导是教师的“点化”与学生的“解化”，王夫之强调，学习要从学习者“本心为乐”出发，注意激发学习动机。新课标中也提到，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收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教师应加强对学生阅读的指导、引领和点播”，凸显了教师启发诱导的重要性。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应当着眼于主动性，通过教学发展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强化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内在动力，让学生主动探索知识。
4、诵读
不论古今，阅读教学和诵读都是分不开的。古代的阅读教育非常重视读，荀子认为“学，始乎诵经”，朱熹在《读书之要》中提到“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苏轼也认为“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学生先读，由初读到熟读，在熟读成诵。朱熹曾经提出“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但过分强调诵读却容易造成薛瑄所说的“村学小儿读诵斗高声”，这样的朗诵“心杂气粗，急声以诵”，使读者无法理解其意义。这样只读不思，片面的朗诵导致现在很多人一提到私塾，脑中就浮现出一幅一群儿童摇头晃脑却不知自己读的是什么的场景，如同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描绘的大家高声读书的场面。
新课标中的阅读教学部分指出：“各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和默读，各学段关于朗读的目标中要求‘有感情地朗读’，这是指，要让学生在朗读中通过品味语言，体会作者及作品中的情感态度，学习用恰当的语气语调朗读，表现自己对作者及其作品情感态度的理解。朗读要提倡自然，要摒弃矫情做作的腔调。”无论是古代的私塾，还是现代的中小学，早晨读书都是重要的传统。有语文早读英语早读，甚至政治历史早读，却很难见学校开设数学早读化学早读，这显然是语文学科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在古代和现代的阅读教学中，诵读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5、思辨质疑
古人认为，阅读不仅仅要熟读能背，还要读思结合，理解其意义。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提出对书中的内容不能不加分辨全盘接受，而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朱熹《朱子家训》中的“观书当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所在。如其可取，虽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有可疑，虽或传以为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认为读书不能因为圣贤而盲目接受，也不能因为世俗庸人而加以拒绝。朱熹的读书法体现了“思辨”，即对读的书要有自己的思考。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阅读教学中，学生的思考和见解一度被看得不那么重要，教师讲学生听成为了阅读教学的主流，实践证明这样的教学效果并不好。而新的课改则非常重视学生的主体性，重视学生的思考，认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不应以模式化的解读来代替学生的体验和思考”。将阅读看做学生的独特体验，这样能够减少“只读不思”情况的发生。
三、经典阅读教学方法对现代阅读教学的启示
我国古代阅读教学历史悠久，在实践中古人总结了很多阅读教学的方法，也在各种文献资料中留下了丰富的案例。虽然看起来这些方法已经显得过时，但其体现了语文阅读教学的本质和规律性的内容，值得今天的阅读教学借鉴。我们可以批判性的借鉴这些古人的阅读教学方法，让传统的教学方法重新焕发光芒。
1、阅读教学方法
从孔子开始，教学就非常注重“启发诱导”，这也是现代阅读教学的重要方法。启发引导的重点在于适时进行教育，教师要善于抓住时机，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进行阅读教学，切记将每篇文章肢解成段，然后分段概括段落大意。一些文章并不适合如此分析，这样会丧失文章的美感。启发引导还要求循序渐进，当其可而教。机械地重复学习已经学过的知识无益于学习成绩的提高，在阅读题上，采用题海战术效率使非常低的，枯燥的重复容易让学生产生厌烦。
朗诵课文可以加强对文章的理解，也能帮助记忆，还能加深对文章情感的体验。古代的文人大多都能熟记大量的文章。很多学生一看到课文不要求背诵，便大呼庆幸。背诵显然已经成为了他们学习语文的一大困难。如果能在背之前多诵读几遍，就能加深对课文的印象，降低背诵的难度，以免因为背诵对语文丧失了兴趣。
古代读和思结合的阅读传统也很值得现代阅读教学借鉴，熟读并背诵并非阅读的目标，而是理解文章内容的手段。学生对文章中的内容进行思考，才能获得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产生自己的见解，而这是“填鸭式”教学所不能提供给学生的。
2、阅读方法和文章分类
唐彪和朱熹都认为，有的书应当“精”和“细”，有的书应当“广”和“博”。教材的编排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例如高中语文教材分为了必修和选修，每个单元里面又安排了数篇应当详细讲解的课文。在阅读教学的时候，不能把所有课文都非常详细地讲一遍，这样时间是不够的。教师可适当安排，按课文自身的特点将课文分为若干等级，不同等级的教学有不同的要求，这样才能分清轻重缓急，避免教师讲得太多，挤压了学生的思考空间。同时，学生读书也应“博”，阅读教学重在阅读，不光要读课内的教材、参考书，也要多读读课外的著作，这样才能对阅读产生兴趣，养成独立阅读的能力。
我国的经典阅读教学历史非常悠久，虽然距今时间非常遥远，但古人的阅读教学却有很多值得现在借鉴的地方。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古代阅读教学，就能从中汲取养分，将古人的智慧为现代阅读教学所用，为阅读教学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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